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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展示历史文化遗产的场所，也是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从时间维度而言，

博物馆是集体记忆得以保存与延续的空间，通过对历史文物的排列展览，“时间变成了空间，

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
1
从空间维度而

言，博物馆为城市风貌的集中展现和城市个性与特色的书写提供窗口，从而形塑公众关于城

市形象的认知与文化认同。因此，对于城市集体记忆的塑造与城市文化及其形象的传递而言，

博物馆以展览的形式提供了独特的场域。 

2017年，南京成为中国首座“国际和平城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殉难之城、保卫

和维护和平的正义之城，南京拥有多维度的和平叙事与多元活态的和平记忆。2022 年 5 月

18日，“宁在——南京·和平城市记忆设计展”（以下简称“记忆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3号临展厅举办。该展览对南京明城墙、南京安全区、紫金山碉堡遗存等

与和平记忆相关的历史文化载体进行创新设计呈现，并采取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重

感官表现形式，促使观众具象化感知并理解和平作为南京城市主题的深远意义。 

南京的和平记忆与城市空间水乳交融，其和平元素“活”在山水城林、街头巷尾、建筑

树木中，无处不在，触手可及。此次展览作为南京和平城市记忆的“取景框”与转述者，如

何进行具体意象的选取，如何呈现与组织这些意象，以进行主题叙事？与此同时，作为南京

城市空间的微缩截面，本展览如何将博物馆布展空间的感知体验进一步导引、辐射至城市实

体空间，以使得和平主题融入日常生活点滴，产生长期影响？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线索，对

和平记忆展进行空间文本分析。 

策展定位与思路 

作为扼守长江险要的六朝古都，伴随着政权更迭，战争与和平向来是南京城市史上的重

要主题。近代以来，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南京这座城市更被赋予民族伤痛、英雄抗战、

呼吁和平、民族复兴等主题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随着和平城市建设成为重要趋势，南京

的历史叙事逐渐从“批判罪恶”的受难者记忆发展为“倡导和平”的胜利者记忆，希冀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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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记忆转化为和平建设的不竭动力。
2
本次记忆展即围绕南京城市空间中的和平记忆载体进

行呈现与设计，将隐匿在城市中的和平主题可视化，从而连通历史与现实间的对话。 

与传统博物馆展览相比，当代艺术展览更强调叙事性和交互性，“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

展示意图，具有明确主题思想统领、严密的内容逻辑结构以及结构层次安排”
3
，同时观众不

必拘束于严密的秩序当中按照策展顺序进行参观。记忆展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鲁

安东教授及其学生策划，强调对和平资源载体进行具有空间艺术感的呈现，重在通过模型装

置、空间排布等手段对日常空间元素进行提取和再创作，这种“复现”更带有后现代特征，

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文物布展，而是重在参观者的感受与体验。 

因此，记忆展致力于将抽象宏大的和平主题转化为地点、建筑、植被、日记等具体的物

质与非物质载体，使和平元素生动可见。围绕南京安全区、南京明城墙、紫金山碉堡遗存等

代表性载体，“非墙之墙”“生命之环”“无名之物”等展厅通过物理装置模拟实景，并通过

光影、声音等技术手段还原现场交互感应，游览者或鸟瞰沦陷时期的安全区边界，或置身于

逼仄的战斗场景，或轻抚留有弹孔的明城墙，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带来的冲击，徜徉于历史

与现实的交汇之中，体会和平的珍贵。 

另一方面，展览将和平载体嵌入日常生活空间以实现再生。如提取明城墙上的绿植元素，

对安全区边界进行微更新设计等，使其与日常生活空间既协调并存，又彰显和平主题。展览

还规划 “正义”“民心”“共鸣”为主题的和平城市行走路线，鼓励将和平体验付诸实践。 

在记忆展中，超声波音箱、骨传导等现代化交感技术的应用十分突出。这些技术调动参

与者的视、听、触、嗅感官营造沉浸式体验，将城市的景观与声音最大程度上“搬运”至现

场。一方面，参观者得以从展览中深刻地和平主题本身；另一方面，记忆展的空间文本与广

阔的城市实体空间相通，从而具有进行空间延伸的可能性，参观者无形之中将和平的体验与

对南京城市形象的整体感知相联系，产生了从参观到城市生活实践的动能。 

一、展览：城市记忆的载体 

作为展品的“城市” 

将“城市”作为展品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展厅将城市空间作为展品，城市不再是

作为展品的背景出现，而是在消除了展览边界的空间中作为主要的展览内容，这在接下来的

第三部分中会进行具体的说明；另一方面，也是指赋予“城市”象征符号的意义，并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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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符号继续剪裁、拼贴形成展品。 

“南京”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带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色彩，既是抗日战争期间侵华

日军罪行的代名词，也与抗战叙事紧密关联,成为近代中国保卫和平、促进复兴的叙事框架

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城市记忆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双重特征，城市的和平记忆不

仅是文化创伤和灾难描写，更是现代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现，包括难民收容所上开辟的街心花

园，曾经的碉堡中的枪林弹雨与儿童的嬉戏打闹等，通过纵向时间中两种叙事的对比，更能

展示出和平的可贵。记忆展就被布置在南京城中，来参观展览的观众自身对于南京的记忆、

想法和情感被投射到这个“展品”中，历史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发生联结，使城市记忆的内

涵更加鲜活丰富。 

作为“横剖面”的场域 

建筑学家多洛蕾斯·海登指出，由于地方对人的各种感官的综合刺激，使地方成为强大

的记忆源泉，是城市记忆的核心 4。在“城市的和平记忆”这个主题之下，城市不同场域所

代表的不同的符号意义被划分成许多“横剖面”，每一个“横剖面”都是城市和平记忆的一

个维度。美国杰出的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曾经将城市意象中的物质形态归结为五大元素：

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 5，在记忆展中，“横剖面”的物质形态一般也以以上五种

元素进行呈现。不同“横剖面”彼此独立，但又统一在整体的框架中，是不同符号的有机联

系，但并非没有意义的堆叠和重复。城市的集体记忆并非抽象的存在，它必须存在于某个特

定的纪念语境或者纪念场所中，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中依靠符号的组合和媒介的传达 6。 

“非墙之墙”展区以南京安全区作为城市和平记忆中以“希望”符号为主的“横剖面”，

以边界与区域作为物质形态。边界是构成城市意象的线性要素，边界是空间冲突的产物，它

或隐或现，自身是连续的，又区隔着内外。因此，作为城市空间的边界常常是斗争的焦点和

集体记忆的载体。南京安全区占地约 3.86 平方公里，四周以马路为界，界内分设 20 多处难

民收容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边界以外，是屠戮与绝望；边界以内，是中外正义之

士维护和平的信念与 25 万难民生的希望。 

“聆听之路”展区选择了三条南京城市中的道路作为“正义”“民心”“共鸣”三个符号

为主题的物质形态，形成三个横剖面，不只是从空间方位上，更是从如抗日史，中共党史等

不同时期的时间断面带领参观者回顾历史，体会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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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景”展区则是城市和平记忆中以“苦痛”符号为主的“横剖面”，这部分展览

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和纪念地作为区域物质载体，从历史的沉重、情感的压抑与极

度的痛苦中提炼出设计语言，通过表现性手法，诠释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每个“横截面”的侧重点互不相同，但都处于同一个叙事框架中，形成相互关联的空间

场域，体现出多元而活态的城市和平记忆。 

作为“连接点”的符号 

每一个场域又由无数原子化的符号组成，场域中的符号选择既要有其典型性，又能与其

他符号发生关联，作为连接点存在。单个的符号可能会有多重不同的解释，但记忆符号的连

接更能带来叙事结构的确定性，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在情境构成过程中通过形式或内容的统

一达到意义的连结。展览中的“点”不胜枚举，将其主要分为“物”和“人”进行探讨。 

城中之物 

在传统博物馆和展览中，展品决定了博物馆的地位，重要展品一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同

时也可以吸引观众的参观 7。但以叙事为主的展览中，物品仅仅是作为展览话语的表现工具，

它需要进入展览的整体语境当中，才能拥有其被赋予的意义。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文

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

符号化的文化物件也是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展览中并没有运用真实的历史原件，并不

依赖于物品本身及其故事带来记忆和情感共鸣，而是藉由物所包含的符号意向来阐释“战争”

与“和平”。8 

例如，“和平”的意象主要由城墙及城墙上的植物来体现。城墙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守卫

和平的核心物质要素，南京城墙既是过去战争的证明，同时，城墙上生长的植物又寓意着生

命的重生。本展区思考城墙与其上空间痕迹的关系，探讨运用自然元素将实体的城市构筑物

柔化的方法，将城墙上生长的植物抽离出来，这些南京常见的植物将抽象的“和平记忆”具象

化为观众的个体记忆，并通过制作 12 个花语盒子，为每个植物赋予“生命”“守护”“纯真”等符

号含义，融入整个民族精神的叙事框架中。 

“战争”的意象则由碉堡来体现，大量的国防工事遗存是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碉堡的

符号，具有拥挤、闭塞和压抑的特征，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物与人得到有机的结合，展览

呈现了人在碉堡中躲避的各种形态，使得静止的“物”由于“人”的加入而活起来，体现了战争

对个体的的摧残，以及城市保卫者的艰苦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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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之人 

在“宏大叙事”很难引发情感共鸣以后，更具有细节和温度的微观人物叙事开始受到欢

迎，“人”作为展览空间中动态的连接点存在，是“物”的创造者、“事”的串联者、“文化”

的构建者 9，是展览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记忆展中的人物符号包括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助者、

侵略者和幸存者，以他们的日记及采访口述资料为基础，从多维度的视角提取出不同身份主

体记忆。 

将受害者作为主体，可能会引发过度羞耻感和受害者心理，影响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

历史认知中的社会认同及其公共建构，特别是和平与发展的维度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

必须从“受害者”和“旁观者”两个层面入手 10，增加更多视角的人物主体故事，才能超越了种

族、国家的界限，引发广泛的认同。 

其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部分外籍人士作为救助者，是展览“非墙之墙”的重

要连接点。日军占领南京后，部分外籍人士不顾个人安危留在南京，并设立国际安全区，在

保护与救济难民、向日方抗议、与日军交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 

展览包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约翰·马吉等

人的形象、事迹和叙述原文，简洁明了且真实可感。一方面，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各国人士的

共同记忆，而安全区内的外籍人士的记录更是一种死者和加害者之外的第三方的视角，生者

的感受和代理书写诠释了死者的记忆，细节的准确更可以强化事件的真实性 12。另一方面，

南京大屠杀安全区的国际友人在这一场灾难中更接近和平意象的表达，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

爱保护无辜的平民免遭战火的蹂躏。 

以具象化的个体为构建共同的城市记忆奠定情感基础，使得和平不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概念，和平人士也不是一个缺乏个性的整体，以“点”创建记忆，激发认同。但“点”也并

非单个存在的，如安全区的人物就和他们所处的地点、接触的物品有机融合在一起，将“点”

置于“面”中，使单个的物或人更加具有空间性和场景性。 

二、叙事：沉浸式多感官体验 

博物馆作为文化的一种叙事主体，往往通过叙事媒介、叙事空间和叙事故事调动观众沉

浸式感知文化意义，激发情感和思考,
 13
其中感官体验是最为基本的知觉体验。记忆展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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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境”“和平之城”“非墙之墙”“生命之环”“无名之物” “聆听之路”“记忆之景”等明

确而有意义的主题出发，将日常生活的和平记忆元素进行重新选择和组合排列，并运用多媒

体手段加以艺术化、空间化处理，呈现出虚实空间中多维度的非线性结构，构建“驱动 探

索 理解意义”的叙事逻辑，引导观众从被动观看到主动探索观展路径，以身体为媒介直面

各种展品，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的多感官沉浸，强烈感受历史创伤、人道主义精神

和和平的美好珍贵。 

沉浸式交互设计 

记忆展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浓厚的场地精神奠定了参观体验的

情感基调。展览不以审美愉悦为目的，强调场景元素的高度想象力、艺术感染力，但同时也

充分考虑社会大众需求，以体验诉求反推技术适配，积极运用新媒体交互技术，营造沉浸式

交互体验。如在黑暗狭长的甬道巧妙设计了震动扶手装置，当观众从沉痛苦难记忆中走来，

不经意地触摸扶手，大地的震动从手心传来，感受与地球的同频共振；在“沉思之境”展区，

设计互动光纤灯装置，借超声波感应在观众与灯光装置间建立互动联系，观众的靠近与触碰

让跳跃的灯光保持明亮，传递出命运与共、共同守护和平的理念。沉浸式情绪唤起人的认知

和记忆。在展览中，观众通过与多处故事场景、角色的互动体验，在历史与现实的状态中切

换中获得双重的“感知真实性”，产生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共鸣。 

与传统视觉艺术情感表达不同，展览采用多处装置艺术叙事，打造沉浸式体验，挖掘深

度记忆。如“无名之物”展区，除了摄影、文字、图纸、碉堡模型等视觉呈现，展览还通过

互动装置与观众共同打造“剧场性”的空间实践——观众进入模拟碉堡装置中，切身感受碉

堡内部的身体经验和空间状态，包括身体站不直，光线暗淡，战争刺耳轰鸣。策展人将通道

内的音量控制在 30分贝，并介绍说普通枪炮发出的声音高达 130—150分贝，这种对比手法

的使用更好地唤起观众对历史的追述和铭记。
14
观众通过碉堡体验后有恍若隔世之感，同时

还可通过扶梯爬上“碉堡”顶部，这里将声音引入水体，利用声波引发水面涟漪，让观众心

情恢复平静。 

多感官体验手段 

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展览利用新媒体技术，复述人们的日常生活经

验，并迁移、桥接历史经验，包括战争的灰暗与南京安全区的希望，拓宽人的感知尺度，使

人们从陌生化视角动用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审视日常生活，沉浸式感知城市中的

和平元素。在每个展区的主题板上都介绍了所使用的感官体验类型，启发观众展开探索。 

 
家,2018,34(04):161-169. 
14 俞剑坤.叙事:装置艺术中的情感与叙述分析[J].艺术教育,2022(03):49-54. 



视觉本身是空间的前奏和旋律。记忆展通过多维空间逻辑安排和充满故事感的展板文字、

图像叙事
15
，呈现出诸多熟悉而无名的和平记忆载体。

16
 作为当代艺术展览，记忆展具有反

审美愉悦、非常规的现代叙事。一方面是策划充分发挥建筑规划专业优势，通过微更新设计

和数字叙事技术，将边界、路径可视化，实现和平载体在当代城市空间中的可感可达。如“非

墙之墙”展区，将南京安全局边界沿线的街道空间转化为公共活力带；如“聆听之路”展区，

勾勒出三条和平主题小路；如“记忆之景”展区，小尺度空间中平铺的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

图，给予观众强烈视觉冲击，塑造悲剧叙事和场地精神，引导观众铭记历史。另一方面是空

间内部的实体装置和场所构建，如安放枪孔密布的城墙、碉堡装置，呈现空间突兀感和残断

感，打造剧场性效果。
17
 

展览视觉内容非常丰富，饱含厚重的历史素材。如“非墙之墙”展区的“历史甬道”，

外为安全区边界设计展览，内为安全区的历史信息，观众于历史长廊中游览，感受两种风格

的历史对话。其中视觉语言是本展览的一大特色，为观众打造“易阅读”的体验。以“非墙

之墙”展区的“正义剧场”作品举例，不同于一般简单图文版的人物生平介绍，展馆选择摘

取人物日记中的一两句话，如约翰·拉贝的介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留在南京”，

并通过戏剧般、诗化的语言加以赞颂，“他带领一批为正义而战的勇士，出于悲天悯人的朴

素情怀，奔走于一片 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产生生动的对话效果。同时还运用图像

可视化技术，在关键事件的发生地设计不同的人物装置和事件体验装置，将个体记忆还原为

多重空间和行动场景，让观众真切感受正义之士跨越国界维护和平的信念和勇气。视觉色彩

上，展览多采用中纯度、灰调的空间色彩，整体营造出肃穆沉静的氛围，通过弱对比的光照

设计，小面积使用跳跃的颜色，引导观众在平稳的情绪中有效而流畅阅读，与历史、与自我

经验展开对话。 

触觉感知往往在视觉感知之后，记忆展设置多处触摸互动装置，加深观众情感记忆。如

在“生命之环”展厅作品《触·墙》，采用骨传导技术，在半封闭空间中，观众将额顶贴在

仿制的明城墙砖上，感受城墙颤动，轻抚满是弹孔的明城墙，想象那段坚守抗争的峥嵘岁月。 

声音既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媒介，也是世界触达我们的媒介。记忆展利用超声波音箱等技

术，将故事、生活中的声音收集呈现并全方位触达，随处有窃窃私语声，创造出身临其境的

氛围体验，提升观众情感体验，并转化为个人记忆。如走在“非墙之墙”展区，聆听约翰·拉

贝在“正义剧场”上朗读《拉贝日记》；在“无名之物”展区，进入碉堡装置中感受战争轰

鸣；展览还收集了 2022 年立夏在鼓楼区热河南路、建邺区纪念馆北路上的声音。观众在“聆

听之路”展区，闲坐在空间放置的长凳上，即可听到街坊邻居的点头招呼声、脚上趿拉着拖

鞋的脚步声、地铁播报、微信收款、车辆行驶等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声音，真切感受和平的美

 
15 郭建平.空间与视觉的谱系——身体感知中的视觉及其空间形式[J].美术观察,2022(01):70-71. 
16 毕赫.民族博物馆展示空间中的文化符号应用研究 [D]. 鲁迅美术学院, 2019. 
17 张郑波.如何理解装置艺术?——以“剧场性”为核心[J].文艺理论研究,2014,34(05):35-40. 



好。展览还在“生命之环”展厅设置“闻·花”装置。观众打开每个柜门，会听到不同旋律，

并闻到紫金草、辛德贝格黄玫瑰等的不同花香，在视觉、听觉、嗅觉的多感官体验中得到仪

式化教育。 

此外，展览还提供了互动留言墙，墙上布满“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的签名。尾厅则

将各种儒家经典语录、和平大使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在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刻录成

墙，并以大字呈现，给予视觉冲击，并与出口相连，传递“维护和平，展望未来”的理

念，启发观众理解展览的文化意义。 

三、空间：从布展空间到城市空间 

    艺术布展是为特定要求而进行展示的空间环境
18
，展厅本身就是一个经由艺术设计之后，

精心排列着展品与装置的物质实体空间。展品的选择与布置服务于布展人的表达，以期触及

观展人的心灵，传递特定的文化取向。因此，在物理空间之上，展厅亦是集内容、价值、情

感
19
等为一体的精神文化空间。而记忆展以城市作为展品，展览不免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空间相互交融，展览中截取了城市日常生活的片段，而市民们也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继续着

观展体验，将情感、思绪带出展厅之外。 

布展空间  

物质实体空间 

记忆展的展厅中没有历史藏品、遗物，展品与装置皆是在截取南京这座城市中居民共同

记忆片段基础上的二次创作。通过这种方式，展厅的物质空间与城市的物质空间得以勾连起

来。照片、展板中记载涉及的城市地点与展品自身共同构成了本场记忆展的物质实体空间。 

实体的展品首先起到了传达特定信息的作用。尽管共同居住于同一座城市，但不同的人

群有不同的城市生活记忆，新生代的南京居民从未参与过这座城市战争、解放的历史，而参

与过城市历史的老一代居民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消磨。记忆展以图文、光影、声

效装置等实物再现历史，激活这段城市记忆，避免它被人们所遗忘。有学者提出：“记忆的

本质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而遗忘的本质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20
。本场记忆展以城市为

载体，以和平为主题来选取展示元素，以战争中、后的和平元素为叙事线索重新讲述城市故

事，是在遗忘之上的再记忆。 

精神文化空间 

 
18 主编王次炤. 艺术学基础知识[M].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艺术学基础知识. 第 361 页. 
19 邓庄.空间视阈下城市记忆的建构与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3):51. 
20 陆远.集体记忆与集体遗忘[J].南京社会科学,2020(03):133. 



    物质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展品的陈列、信息的传递并不是展览的最终目的，记忆展在重

现城市往事的同时，也在传达精神文化方面的深层内涵。记忆展选取明城墙、安全区等带有

防御属性的城市意象，与亲历者日记及口述史片段等富有人文温情的生命意象，彰显残忍战

争中充满人性光辉的和平印记，体现了拉贝、魏特琳等正义之士身上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

展品的选择以特定的方式形塑观展人的记忆，且并非从战争的冷血、严酷入手，而是转向个

体之间守望相助、彰显人性脉脉温情的一面，表明重述历史、激活记忆的目的并非为了铭记

仇恨，而是为了珍重和平的可贵，以提警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展览开篇的照片墙是当代城市居民的城市记忆叙述，其后展厅中也采用了许多选取自私

人日记、口述采访资料中的信息进行布展，这些个人化的元素增加了对话感，令观展人能更

沉浸式感知当时的历史情境，使观展人能深入和平守卫者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使得展览所

传达的精神文化内涵更能深入观展人的内心，以事感人、以情动人。 

日常生活空间 

    本场记忆展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城市历史与亲历人，而是将城市本身也作为亲历者，从另

类视角去考察历史记忆。策展人从南京的城市空间中调取有关战争与和平主题的物质与非物

质遗存，建立“和平资源空间数据库”，关注城市中仍然鲜活的建筑物、场所、路径等元素。

如明城墙，这些城市意象既是沉重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当今市民生活中真实的城市一景。藉

此，策展人将静置的展览接入了市民流动的日常生活空间，将随时间远逝的历史揉入具有无

限可能的现在与未来生活。 

   “聆听之路”的设计赋予了市民们每日途径的城市道路以历史文化内涵，令城市居民在

行走的同时也在回溯历史，感受和平的可贵；“记忆之景”的两张设计图更是将展品的范畴

扩大到了城市的未来空间，旨在使城市居民在当下生活中也能更好铭记历史、有所沉思。 

空间的延展性 

展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使记忆显形、保存和传递的媒介，能够使人们在回忆与 体

验中产生对城市的依恋与认同
21
。记忆展展品选择、陈列的特殊性，也使得本场展览独具一

重空间特性，即空间的延展性。通过与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相接，记忆展打破了实体展厅空

间的物理限制，将展览空间从展厅的方寸之间延申到广阔的城市现实生活空间中去，使离开

展厅、身处日常城市生活中的观展人也能继续完善对城市的文化依恋与文化认同。 

“聆听之路”包含“正义”“民心”“共鸣”三条和平主题小路，看似寻常的城市道路

实则途经着多处历史文化旧址。“正义”之路起始于拉贝故居，经过多处难民收容所旧址及

安全区边界，最终结束于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旧址。这条市中心的小路曾经是惊心

动魄的战争中人们艰难求生的庇护所，如今却充满和平年代的生活烟火气。重走这条路，能

 
21 朱蓉,吴尧著.城市·记忆·形态:心理学与社会学视维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M].东南大学出版

社,2013:48. 



令市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可贵，也能深入体会当时中外正义之士在历史的至暗时刻

熠熠闪光的人道主义精神。“民心”之路途径梅园新村纪念馆、雍园等民国建筑群，旨在诠

释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出伟大贡献、成为民心所向；“共鸣”之路则自邵佳山碉堡遗址起始，

最终到达中山陵音乐台，既揭示市民常来常往的文化景区所承担的沉重历史，又在自然中疗

愈战争遗留的创伤。 

通过规划行走路线、邀请市民参与到“城市行走”的活动中来，记忆展的能量能辐射到

物理展厅之外。记忆展的展厅中设有信箱装置，一旁摆有信纸及签字笔，延邀观展人“用一

句话描述你身边的和平风景”，同时邀请观展人留下联系方式以参与后续开展的“城市行走”

的活动。在展厅之外，人们走在再寻常不过的城市街道上，也能体会记忆展所呈现的沉重历

史与丰富情感。 

此外，“生命之环”与 “记忆之景”都是策展团队对于城市未来空间的构想。“生命之

环”针对明城墙提出了“化墙为园”的构想，昔年战争中颓圮残破的城墙之上，经由时间的

治愈，有许许多多寓意着和平的植物欣欣向荣地生长着。经过一番修整，旧日血泪之墙也能

化作今时繁荣之景，展现和平的美丽景象。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社会、政治和

经济关系的结果”，“是由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实践所构成的产物”
22
。城市空间中的历史

建筑、纪念地是形塑城市记忆、促进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性符号。而“记忆之景”正是

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的纪念性景观设计，旨在达成“景观叙事与纪念性场地精神的

契合”，为市民创设缅怀、纪念与沉思的生活空间。这些设计从城市的过往中汲取沉思的精

粹，将目光投向当下与未来，也使记忆展得以在展厅的时空之外持续焕发生命力。 

结语 

记忆展围绕战争时期的创伤记忆与和平时代的新生景象调取、组织符号意象，借助多重

感官呈现以激发参观者的情感与想象，并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截取和重构，将展览延伸至无垠

的城市现实景观之中。展览的特殊性在于，它以城市空间为主要叙述对象，将其作为构成叙

事的资源和叙事所希望到达的旨归，也即“关于空间的空间展览”。其中，展览所建构化的

叙事空间文本与参观者对于城市空间的日常经验文本呈现出复调的存在特征，二者相互交融

对话，形成展览所要讲述的整体性的“大故事”。“各种展品的故事被讲述出来，而更大的故

事，则包含其中，以特别的封闭的框架提供给穿行其间的参观者们，由他们追随或再造，并

在提供的有限的故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想象的叙述。”
23
 

对于生活在南京的市民而言，南京既是与六朝古都、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相勾连的文化象

征，也是日常起居住行所发生的实在地点。南京的土地既容纳雄浑的过去，也包含流动的当

下。由于空间地点承载了贯通历史的特性，记忆展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复现，讲述了包含于纵

 
22 王润.塑造城市记忆: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与遗产保护[J].新疆社会科学,2020(03):115-116. 
23 Roger Silverstone.The Medium Is the Museum. On Objects and Logics in Times and Spaces[J], Museums and 
the Public Under standing of Science,1994.37. 



向历史时间中的民族记忆和城市记忆。南京一方面被资料话语转述为历史文化意味中的都

城，另一方面同时被景观再现和声音采集还原为切身流动的日常经验，使城市亲历者产生沉

浸感与代入感，参观者所携带的个人体验与展品和展览空间相碰撞，并折射回馈到自身的情

感及思考当中。以个人体验为媒介，参观者由此深度地嵌入南京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交织之中，

个人文本与展览文本形成耦合。 

有学者提出，博物馆对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包含多个层次：作为物理存在的展品激

发参观者的特有记忆，而作为叙事手段的陈列设计、解说话语等从展品信息中凝练与构建出

成体系的“故事线”。
24
记忆展对于参观者的记忆塑造即体现出连点成线、织线成面的逻辑层

次。首先，展览在南京这张“地图”上圈点出重要的和平资源节点，提醒人们对城市空间中

习焉不察的和平元素加以注目和铭记。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地点由此被赋予意义，成为生动的

和平风景。其次，展品的意义经过裁剪与累积而串联为一种主题叙事：从战争的残酷与创伤，

转化为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和平痕迹，凸显南京在厚重沧桑之中

携带博爱、满溢生机的姿态。此外，记忆展还发挥城市规划专业的特长，超越了传统展览中

静态的城市历史文化叙事，提出和平城市建设的未来规划。通过和平物质资源的活化建设、

城市和平路线的规划等，将展览引向开放实践的城市空间，使和平记忆得到源源不断的增长

与再生。 

“和平”是南京历经风云变换后镌刻的历史烙印，也是面向崭新未来的基石与旋律。本

场记忆展选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临展厅举办，体现了对南京大屠杀历

史叙事的传承与革新。展览一方面重现了作为宏观历史事件的战争遗痕，另一方面借由战争

线索深入南京城市空间的街头巷尾、山川木石，昭示城市角落里战争硝烟散尽后新生的和平

记忆，促使参观者将和平精神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让和平记忆贯通南京的过去、当下与未

来。从这一角度而言，记忆展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和平南京“城市代言人”与“记忆塑造者”

的角色。 

 
24 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知识、认同、话语[J].中国博物馆,2013(03):14-18. 


